
巴塘胡琴
■本报记者 土登 文/图

提起巴塘，“高原江南”四个
字就会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那
里气候宜人、风景优美、物丰人
杰。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各
族儿女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独特
的民族风情，特别是集诗、琴、歌、
舞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巴塘弦子，
不但风靡整个藏区，而且蜚声海
内外，成为藏民族文化艺术宝库
中的一朵奇葩。与藏区其他地方
的弦子相比，巴塘弦子最突出的
特点是更加轻盈抒情、优美典雅，
主要体现在曲调旋律、胡琴拉奏
手法和舞蹈姿势。2000 年 5 月，
国家文化部将巴塘县正式命名为

“中国民间艺术（弦子）之乡”。
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跳巴塘弦子的伴奏乐器是胡
琴，胡琴的别名有很多，有称“弦
胡”的，有叫“毕旺”的，有叫“藏二
胡”的，也有叫“扎聂”的。跳弦子
时，若少了琴手，就像喝茶少了盐
巴、说话少了谚语一样，毫无味
道。整个弦子舞蹈的节奏由弦胡
手掌握，他们是整个队伍的龙头，
弦胡手拉胡琴的手艺与舞艺直接
影响全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弦胡手藏语叫“热根”，其中
领头的琴手叫“热奔”。跳巴塘弦
子舞不受人数和场地限制，在弦
胡手的带领下，男性在前，女性在

后，按能歌善舞者及长者在前的
习惯排列，按顺时针方向围成圆
圈且按顺时针方向舞动，领舞的
弦胡手是控制节奏和整场弦子舞
高低潮的主导者。弦子舞开始
时，由领舞的弦胡手引入，所有的
参舞者按照这个曲子特定的舞步
随节奏翩翩起舞，边舞边唱，循环
反复，舞曲的速度由慢逐渐加快，
把舞曲推向高潮，一场弦子舞结
束时，所有参舞者齐声高喊“谐
亚”，意即跳得好，跳得尽兴。在
稍作休息后，当领舞的弦胡手拉
起另一首曲子时，参舞者再次翩
翩起舞，如此一曲曲跳下去，直至
弦子舞会结束。

一般弦子队伍人数少的有一
至两个琴手，弦子队伍人数较多
的有四五个琴手，大型的则可多
达十个或十个以上，但弦胡手过
多的话，和弦的难度就会成倍增
加，要让十多把胡琴发出同样的
音质，达到十琴如一琴的效果，
除了与弦胡手高超的拉胡技艺
和他们掌握歌调、歌词、舞技程
度和默契度等有相当的关系外，
更重要的就是与胡琴的材料和
制作技艺有关。

胡琴制作所需的材料，很早就
在巴塘弦子歌词《扎聂曲杂降措
（琴赞法音海）》中就有生动描述，
大意是：“扎聂曲杂降措，传言无所
不要，阳木（琴杆）桦木树枝，阴木
（琴筒）杨柳树干，需要金子琴马，

需要银子弦轴，需要山羊羔皮，需
要骏马尾巴，拉起动听弦子，跳起
欢乐弦舞”。民间相传巴塘的第一
把胡琴是用野牦牛角做琴筒，用桦
木做琴杆和琴轴，用羊皮蒙琴面，
用竹条或藤条做拉弓，用马尾做弓
弦和琴弦的。后来随着胡琴逐渐
在藏区普及，野牛角的缺失，人们
开始改用柏木做琴筒。

今年59岁的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巴塘弦子的省级非遗
传承人扎西家里开着一家“毕旺”
（藏胡琴）作坊。他从五六岁开始
就跟着父辈们跳巴塘弦子，从十
一、二岁开始就制作胡琴，是一位
集唱拉跳制于一身的巴塘民间艺
人，是巴塘老弦子队队员。在制作
胡琴 30 多年来，扎西已经制作了
4000多把胡琴。

扎西谈起胡琴的制作流程，
就来了精神，他说：“胡琴的制作
技艺主要通过琴杆制作、琴筒制
作、琴轴制作、琴马制作、琴轴与
琴杆的安装、琴杆与琴筒的安装、
鞔皮、整琴组合等八大程序。各
个程序之间紧密相联，缺一不
可。琴杆也叫“琴柱”，是支撑琴
弦、供按弦操作的重要支柱，长60
至 80 厘米，直径约为 0.55 寸左
右。顶端为琴头，上部装有两个
弦轴，下端插入琴筒。琴头多由
龙头、宝塔等顶装饰，意寓吉祥。
胡琴的发音纯净与否与琴杆材料
的选择有很大关系，通常把桦木

视为上品。琴筒是胡琴的共鸣
筒，直径8至10厘米，长度约为15
至 20 厘米左右，为圆形整筒。琴
轴琴与琴杆相互垂直那两个犹如
圆锥体的部件，木质，前端细小，
有一穿弦切口，胡琴的定弦音高
主要是靠琴轴来调节。琴杆上扣
住琴弦的装置叫千金，用丝弦、尼
龙线或布条、皮条等直接把琴弦
拴在琴杆上，合适程度要看演奏
者指头的长短和琴杆的粗细。琴
马的选料、形状以及在琴皮上的
安放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胡琴的音质。琴马长约 0.4 寸，
高约 0.25 寸较为适宜。安装琴轴
与琴杆时，弦轴的锥度一定要和
琴杆轴孔的锥度一致。胡琴的
鞔皮极为重要，其中包括皮的挑
选、皮质的处理和鞔皮的松紧
等 ，是 个 细 活 路 ，是 很 考 手 艺
的。整琴组合的关健在上弦上，
要做好弦的粗细与平整度等。
对胡琴的上色可以根据制作的
进度先上色或完成后上色。松
香的作用是增大弓毛对琴弦的
摩擦，一般用的是油松上分泌凝
固成的天然结晶松脂，或经过提
炼的透明色块状松香。”

为了更好的继承和发扬巴塘
弦子，扎西利用空闲时间举办了巴
塘弦子和胡琴制作培训班。目前，
已培养出了集唱、拉、跳制于一身
的弦子艺人 40 多个。扎西说，自
从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神文化需求
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
年青人只有 20%左右对传统文化
感兴趣，巴塘弦子传承与发展的现
状并不乐观，单靠少数人的力量是
不行的，必须从娃娃抓起，从学校
抓起，充分发挥好现有弦子艺人们
的作用，让人们重新热爱上巴塘弦
子，让巴塘弦子走向世界。

会说话就会唱
歌，会走路就会跳
舞”，在巴塘，无论是
城镇还是乡村，无论
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还
是三岁孩童，只要一
听到胡琴声就会忘情
跑去，成群结队地跳
起弦子，有时甚至会
跳上几天几夜也丝毫
没有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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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召政

宋之问《渡汉江》中所言“近乡情更怯，
不敢问来人”，这种复杂的心态，今天的人已
经很少有了。交通的发达，使得“千里江陵
一日还”不再是诗人的夸张，而是人人可及
的现实。纵为天涯游子，归乡也不是难事。
但是，每逢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传
统节日，故乡与亲人，依然会撩拨我们的心
灵。“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佳节，首重春节，
其次就是清明了。而亲人，首重年华向暮的
长辈，次则长眠泉下的列祖。因为牵挂，我
们便思念故乡；因为故乡，我们每年总有那
么几次会生起浓浓的乡愁。

近年来，经常会有一些令人费解的新词
突然闯进我们的生活，折磨我们的智商。而
这些新词因它们是时代的产物而让我们无
法忽略，无法躲避；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诸如

“国学”“大师”“活佛”“巨匠”等非常庄重而
神圣的旧词，被我们肆无忌惮地滥用，以至
变得“狗血”。这种尴尬，让我们既“为赋新
词强说愁”，又“看尽溪山不见峰”。此情之
下，每个人心中的乡愁，便成了一丝温暖、一
份慰藉、一种抵抗流俗的武器。我曾认为，
只有离乡背井的游子才会有乡愁，后来明
白，一辈子从未离开故乡的人，若生起乡愁
来，会比游子来得更加猛烈，更加难以遏止。

去年暮春四月，我曾特地抽两天时间回
故乡赏了一回天马寨的杜鹃花，并即兴写了
一篇短文：

天马寨与娄子石山脉相连，乃前山后山
之分。

卯时登山，晴色忽逝，片云倏然而来，细
雨若烟，擎伞行山，不觉山色湿人衣。曲折

山道，与李白诗“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庶几近之。然赏花心切，攀援不知艰难。

入山乍见，远山若黛，近峰耸翠，偶尔
一朵花逍遥于涧边，若独影摇红。然四百
公尺之下，花期已萎，五百公尺之上，花事
正旺。萎者如胭脂溅泪，旺者如赤龙吐
熖。登山二时后驻此龙脊，始觉画屏环列，
虹廊深邃。万千花枝，纷来眼底；五彩杜
鹃，屡入诗怀。若黄若紫，若红若白，色绚
而妩媚，色绛而缤纷。一簇横空，如飘霓接
袖；千凤争坡，如朝霞漫涌。花摇曳，人陶
醉。流连复流连，唯愿花期长续；行行复行
行，不觉雨去晴来。

披芬芳于此山，揽花期于谷雨。正所谓
万山如海，乡愁如舟。沧海骋目，眼界外无
穷碧落；扁舟载我，迷不知终其所止。

这篇不足400字的短文，配上数十幅天
马寨杜鹃花的照片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后，
被很多朋友点赞、转发。短文受欢迎，乃是
因为赏花人的乡愁得到了他们的认同。

所谓乡愁，并无太深的道理，凡往昔所
历，今日不得见者而产生的惆怅，皆可以乡
愁誉之。如儿时吃惯了奶奶手制的地菜春
卷，如今奶奶作古，每每看到地菜春卷后，便
会怀念她；如清明扫墓之后，母亲带着我去
山中采兰，过一座小石桥时必会停下，在桥
头的茶亭里歇息片刻，从善人施舍的茶缸里
舀一碗温茶来喝，如今小石桥已拆，茶亭消
失，经过此地看到的是一片居民小区，感慨
万千；还有夜晚昏黄的街灯下，在学校上完
晚自习的我，常会花两分钱从挑着柴火担子
的小贩手里买一只小竹筒里的蒸糕，如今制
作蒸糕的小贩杳然不见，小镇上也再无昏黄
的街灯了……凡此种种，让我们体会到了白

云苍狗般的无常、世事推移的无奈。而此
时，当我们看到满坡满坡的杜鹃花，便会感
叹，世事变幻太多而花期年年无误，人生苦
短韶华易逝而山花灿烂不变。尤其是当你
经历咳唾成风波恶俗成时尚的生活之后，看
到这些杜鹃花如此绚丽如此逍遥，大有“悠
悠天地悠悠我”的况味，直如忽见鲛宫之珠、
丹凤之毛，莫不立刻神清气爽，感到生活还
是这般美好。

时下凡事皆以创新量之，但这乡愁绝不
是创新的产物，乡愁与怀旧是紧密相连的。
唐宋以来，文人的小品文盛行，记述市井故
事，传递澡雪精神，或折节于大匠之门，或磨
砺于政务之衙。泛读一千余年来的士林雅
集，便会发现林林总总的文集中有着共同的
特点，即怀旧与批判。随着科技的发展，人
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越来越便捷，但它
的副作用也不容小觑，精神的矮化、流俗化，
心灵的钝化、空洞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
似乎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过程既是福
音，也是不幸；既是希望，也是乡愁；既是社
会前进的推力，也是道统批判的理由。

文人的可悲之处在于杞人忧天，可爱之
处也在于杞人忧天。当了一辈子书生的我，
已习惯了这种生活。长怀忧患之心，精神的
负担必然沉重，若没有排解的能力，总有一
天会把自己压垮，但好在我有相濡以沫的亲
人，有青山绿水的故乡，亲人是我的心灵依
托，故乡是我的清静道场。有此两种，便得
了清福；所谓乡愁，唯情而已矣！

今年清明，我又回到了老家。儿时住惯
的乡居，如今成了风景区，名西河十八湾。
触目所及的山岚烟树、鸡犬桑麻、村落竹林、
溪声鸟啼都没有改变，心下便诧异，我的童

年少年竟然是在风景区里度过的，怎么就浑
然不觉呢？在山上祭扫完父母的坟墓下来，
我被人迎进路边一栋陈旧的仓库里，在这
里，我居然见到了十几位乡亲，他们是我43
年前下放到这里时结识的伙伴。当时村里
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我任队长，他们都
是队员，年纪最大的20多岁，最小的只有12
岁。那时还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其后经历
了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等漫长的岁月，
40年间，我与他们大多未再见面，今番重逢，
他们已从当年的红男绿女变成了今日的白
发翁媪。让我惊奇的是，他们没有在家含饴
弄孙，而是原班人马组成了一个“十八湾艺
术团”，什么都没有改变，唯一的改变是，我
不再是他们的队长了。在那简陋的仓库里，
他们为我表演了两个 42 年前我编写的节
目。这自然勾起了我对青春的回忆，心中那
一份带着些许酸楚的喜悦充溢着心灵。我
问如今已七十高龄的队长老友，可有新排演
的节目，他说，他刚刚写了一个表演唱《我要
赞当今》。我问为何要写这个节目，他告诉
我，他当了一辈子农民，当今是他最称心的
时候，也最幸福。听他这么表白，我心中思
忖：我那点“江山依旧，人事全非”的乡愁是
不是庸人自扰呢？老友的大伯曾是当年的
红军，而他却成为乡村艺人。这就是土地，
这就是乡亲，当春风沉醉的时候，这片土地
就会绽放如火如荼的杜鹃花；当时代改变
了，质朴的乡亲们也很乐意承担生活给予他
们的任何角色。

返回省城的路上，我的脑海中一直涌现
着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以及花丛中那些白发
苍苍的乡村艺人。离开故土，车轮向晚，深
深浅浅的鹧鸪声中，我的乡愁又起了。

乡愁里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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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记住，丝绸之路
是历史的美好，‘一带一路’
是现在和未来的美好。”6月
11日，在成都，中国历史地理
学泰斗、复旦大学教授葛剑
雄做客成都方所书店，以《丝
绸之路与中国和世界》为题，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了中
国和丝绸之路的关系，更特
别佐证了四川人的主动开拓
对“丝绸之路”的开辟有重要
的意义。

“好奇”的四川人活跃
在路上

“我们讲的传统丝绸之
路，是 100 多年前由德国的
学者李希霍芬所提出，但这
条‘丝绸之路’是由谁开辟
的，没人知道。可能是古人
费了很长时间开辟，也有可
能是无意识的，完全出于天
性。”葛剑雄认为，人类有两
个天性，一是为了生存会迁
移，二是好奇。“过去人们只
能利用天然资源，当人口增
加，天然资源不够了，采取的
办法就是迁移往外走，所以
人才走到了世界各地。此
外，总有一些人想往外走看
看外面的世界，这很重要，很
重大的发展就是因为有那些
好奇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人
可能是这条路上最“好奇”的
人。葛剑雄讲了这样一段历
史——张骞给汉武帝说在西
域看到了蜀地产的布，还有
邛崃地区产的竹子做的手
杖，原来这些东西都是商人
从某国买来的，这时，汉武帝
才知道原来四川有道路可以
通到古代印度等地，所以之
后汉武帝就下令，从今天四
川宜宾往云南方向修路，尽
管由于工程艰巨，劳民伤财，
修了一半修不下去停止了，
但后来还是开通了。

“两千多年前已经把产
品销到国外，这不是官方组
织的，连汉武帝都不知道，这
些开拓都是四川人自己进行
的。”葛剑雄因此还认为，四
川当时对外的路，绝对不止
一条。

以前贩卖商品 现在传
播文化

众所周知，当时在丝绸
之路上运输的，包括丝绸、茶
叶、瓷器、日用品，但李希霍
芬为何偏偏叫它“丝绸之
路”，而不是“茶叶之路”“瓷
器之路”呢？葛剑雄说：“张
骞根据自己的第一次长途跋
涉的经验认为，在这样艰苦
的条件下，只有像丝绸这样
本身价值高、分量轻、适合长
途运输与保存的商品是最受
欢迎的。所以他第二次出使
带了大批的丝绸，后来很快
有人把这些来到西域的丝绸
进一步往西贩到波斯，然后
贩到罗马。物以稀为贵，丝
绸在罗马的价格一度比黄金
还高，这样就驱使大批商人
不惜长途跋涉在这条道路
上，源源不断把中国的丝绸
运过去，形成了丝绸之路。”

最初的“丝绸之路”是为
了贩卖商品，对于“一带一
路”，葛剑雄认为它不是丝绸
之路的简单延续或重建，而
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
们今天建‘一带一路’，目标
应该是合作，是互相了解，是
互通，争取双赢，然后能够建
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
体。”葛剑雄认为，在这个过
程中，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需
要认真的调查、研究，更需要
创新，“我们的传统、我们的
历史，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要推广中国文化，要推广中
国道路，那么最有效的，就是
要让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
化，变成文化产品，变成文化
服务，传播到世界各地。”

川人主动
开拓了丝绸之路

中国藏文化交流团近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举
办《走近西藏文化与藏传佛
教》专题讲座，并与百余名
奥地利各界人士就有关西
藏的历史、社会文化及经济
发展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探讨和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研究员郝时远用翔实
的资料、数据和图片，全方
位 多 角 度 展 示 了 西 藏 自
1959 年民主改革以来发生
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前所
未有的发展成就，向在场的
奥地利各界人士介绍了西
藏民主改革以及改革开放
以来经济建设、文化保护、
教育制度、人民生活水平等
多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和
积极成果，并对现场提问者
的每一个问题进行解答。

维也纳大学博士鲁道
夫·施奈德对记者说，通过这
次讲座，他了解到今天的西
藏有藏语广播电台、藏文报
纸，甚至在手机中都有藏文
软件，而这些情况都是他之
前不了解的。

郝时远说，百闻不如一
见，希望各国朋友有机会都
到西藏去亲眼目睹那里发生
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可喜成
就。此次中国藏文化交流团
欧洲之行，旨在讲好中国故
事、让国外学术界更好地了
解中国的文化多样性和多民
族统一国家的现状，促使某
些国外人士改变偏见、重新
思考。从已经在马德里和维
也纳举行的两场讲座的效果
来看，国外学术界对于中国
西藏不但有着浓厚兴趣，参
与热情较高，而且对西藏的
认知也开始发生积极和显著
的变化。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院
长李夏德对记者说，组织此

次讲座让维也纳的公众有机
会与来自中国的专家学者面
对面交流，真切了解包括西
藏在内中国发生的变化和取
得的成就。

李夏德有两次去西藏的
经历。1982 年，他带领一个
奥地利旅行团首次来到西藏
拉萨；2014年，他作为西藏发
展论坛的受邀者再次赴藏，
这次去了林芝。他亲眼目睹
了 32 年间当地公路等基础
设施的巨大改善，感受到经
济发展的同时西藏自然和文
化保护取得的成果。

他说，中国西藏神奇的
风光和独特的文化对于欧
洲人具有无穷的魅力，希望
能够组织更多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宣传西藏的活动，
让更多的奥地利人和欧洲
人消除对西藏的主观想象
和误解，了解真实的西藏现
状和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
多样性。

郝时远在讲座结束后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中国藏文化交流团出访
欧洲，主要是与欧洲当地政
要、媒体、学术界交流互动，
通过多种形式传达西藏历史
文化的真相，特别是当今西
藏社会发生的真实变化及未
来的光明前景。对当代西藏
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任何
人都不能熟视无睹。

活动结束时，交流团成
员、西藏昌都强巴林寺经师
罗松江村为奥地利前驻华大
使沃尔夫冈·魏德夫妇献上
了洁白的哈达。沃尔夫冈·
魏德 1980 年至 1986 年担任
奥地利驻华大使，对中国很
有感情。他告诉记者，自己
一直都在关注中国发展，现
在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欢
迎将来有更多的中国代表团
来到维也纳。

《走近西藏文化与藏传佛教》
专题讲座在维也纳大学举行

2017

“


